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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有一本书叫《桐
谱》，将梧桐和泡桐放在一起
写，开篇便说：“桐，柔木也。”
正是因木材质地轻软，梧桐
木常被古人用来制作乐器，
但同科同属的海南梧桐材质
却硬了不少，实在与拂琴雅
事无缘。

尽管并非制作乐器之良
材，海南梧桐的其他用处倒
也不容小觑。

20世纪90年代，专家在
对海南特有植物进行初步抗
癌筛选中发现，包括海南梧
桐在内的25种植物含有抗癌
活性物质基础；2006年，海南
省热带药用植物研究开发重
点实验室在实验中也发现海
南梧桐的植物叶水提取物对
多种癌细胞株呈现体外细胞
毒作用。

遗憾的是，由于海南梧
桐野生资源蕴藏量极其稀
少，至今尚未有人工栽培种
植，对其药用开发暂时只能
停留在理论阶段。

梧桐明明是人们习以为
常的“大路货”，海南梧桐为
何“人丁稀少”？

2014年，海南省农业科
学院的研究人员对生长在霸
王岭、吊罗山一带的野生海
南梧桐进行分布种质资源调
查后，发现其生长速度较慢，
分布数量甚少，一般仅以1—
2株存在于植物群落中。与
此同时，海南梧桐的种子含
油，不耐久藏，种皮坚硬，透
水、透气性差，在自然生境中
繁殖成活率低。

由此看来，在群落生境
的构建中，海南梧桐处于被
动适应的地位，种群竞争力
较弱，这是导致其濒危的主
要原因。

研究人员建议，面对当
前这种现状，人类应该通过
设计种子育苗试验研究，建
立有效的种子繁殖技术体
系，提高海南梧桐的繁殖系
数，以期海南梧桐能够广泛
地应用于医疗研究和园林绿
化，也可为海南梧桐植物资
源的研发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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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
大雅·卷阿》中，作者将梧桐描
述为凤鸟青睐的栖居之所，自
此这一梧桐科植物频繁出现
在历代文人笔下，成为文学作
品中常见的植物意象。

抛开人类赋予的象征意
义，其实“朝阳高冈”的时空设
定颇为符合梧桐的生态习性：
树干端直，高达十余米，多生
于显敞高暖之地，确能显露出
百鸟之王不共凡鸟卑栖的高
洁之志。

只是古时的琼州大地恐
难看到这般景象。

据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徐
颂军撰写的《梧桐科植物在中
国的地理分布》一文介绍，中
国野生梧桐科植物约18属87
种，海南分布有13属24种，属
数与广西并列第二，种数占比
27.58%。

明明算是野生梧桐科植
物的“大户人家”，但海南却并
不产梧桐这一梧桐科植物的

“科长”，反而孕育出海南梧
桐、美丽梧桐、保亭梭罗、剑叶
梭罗等四种特有种，且个个美
得独具一格。

每年4月前后，到访昌江
霸王岭、陵水吊罗山、海口石
山地区、乐东尖锋岭及佳西自
然保护区一带的热带季雨林
中，会看到一株株树干高大直
立、苍劲挺拔的海南梧桐伫
立，枝头萦绕着一团团烟雾般
的白黄色小花，让人怦然心
动。

海南梧桐是中国梧桐科
梧桐属植物中分布最南的一
种，与梧桐“血缘”关系最亲，
外形与习性也颇为相似。而
隶属于梧桐科火桐属的美丽
火桐，从外观便一下与前者区
分开来：树皮似厚皮树，树叶
似三角枫，花蕊似炮仗花，每
逢花季树叶脱光，只剩满树红
花，煞是好看。

相较之下，隶属于梧桐科
梭罗树属的保亭梭罗和剑叶
梭罗，叶片呈细长的椭圆形，
与常见的梧桐叶相去甚远，单
凭这一点便能判定它们只能
算是梧桐属植物的“远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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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给某些植
物起名时可谓“毫不
走心”，譬如法国梧桐
——它既不是梧桐
树，也非原产法国，却
顶着这么一个名字

“欺名盗世”，甚至摇
身一变成了明星物
种，实在让真正的梧
桐科植物“叫屈不
已”。

事实上，“血统纯
正”的梧桐科植物在
我国南北各省均有栽
培，海南更是一口气
派出24位选手，其中
海南梧桐、美丽火桐、
保亭梭罗和剑叶梭罗
不仅是海南特有种，
前两者更分别属于国
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可谓“身价
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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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有没有
真正的热带雨林？

曾经，国际学术
都对此持怀疑态度。
直到 20 世纪 70 年
代，热带雨林的标志
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
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
泛发现，中国热带雨
林的地位这才终于得
到承认。

能帮助热带雨林
“验明正身”的龙脑香
科植物，在海南仅自
然分布有3种：坡垒、
青梅、铁凌，均属于珍
稀濒危植物。

尽管“家族势力”
不算庞大，它们却是
海南热带雨林生存竞
赛中当之无愧的佼佼
者——不仅以动辄二
三十米的“身高”轻易
占据林冠，更进化出
“会飞”的种子来延续
种族生命。

等等！既然本领
不小，为何还是落入
濒危境地？这缘由，
还得先从它自己身上
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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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太挤了！”如果生活在
热带雨林里的生物能说话，拥
挤的栖息空间恐怕是它们吐槽
最多的话题。仅占全球陆地面
积7%，却孕育出世界上大于一
半的动植物物种——热带雨林
的物种密度之大，意味着这里
每分每秒都避免不了残酷的生
存竞争。

而龙脑香科植物作为热带
雨林的“骨干成员”，自然在这
场竞争中占绝对优势。

攀至吊罗山或霸王岭的某
些合适角度，会发现无数半球
形树冠组成的20余米高的墨绿
色林冠之上，不少大树呈“鹤立
鸡群”之势，形成高差10米—
20米的又一个稀疏林冠，而它
们正是由龙脑香科的青梅和坡
垒组成。

20米，30米，甚至40米，这
些热带雨林里的“擎天柱”撑开
郁郁葱葱的树冠，也截留住绝
大多数的阳光。然而争夺生存
空间只是第一步，要在热带雨
林里生生不息，努力繁衍后代
才是关键，龙脑香科植物显然
深谙此道。

譬如坡垒的种子在母体上
自然成熟后，会呈长圆形或倒
披针形，如同一对会飞的翅
膀。每当风起，这些种子便成
群结伴地旋转落下，两片螺旋
桨式的翅片发挥着降落伞的作
用，遇到侧风时，侧边突起的中
空构造甚至还能帮助它平行移
动，设计之精良不由让人惊叹。

然而遗憾的是，经过科研
人员的实际观察和测量发现，
这些坡垒的种子含水高，失水
也快，掉落后几天便会失去活
性。即使侥幸存活，这些扎根
在母树四周的幼苗也会因为林
下光线太差而夭折。

如此说来，这些庞然大物
陷入种群危机，或是“聪明反被
聪明误”。

海南三
大龙脑香科植物中，
尤以坡垒的名声最响。

民国《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
记载“本岛孤悬海中，风威盛烈，
故所产树木抵抗力最为强大，质
理坚细，为他处所无，耐久之性，
亦基足矣”，书中以坡垒举例，称
其“人地久，不朽，为材木之冠”。

这一描述并非夸大其词。“坡
垒与子京、母生、花梨、野荔枝并
称海南五大特类材，其木材密度
高、硬度大，特别耐水浸、日晒，且
不受虫蛀，极耐腐，埋于地下50
年丝毫不腐，为有名的高强度用
材。”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
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桂华介
绍，过去，坡垒常被用于特种工
业、工艺，如枕木、机械器具、渔
轮、码头、桥梁等，堪称海南特类
材“大哥大”。

木材之硬让坡垒收获“木中钢
铁”的别名，而这位“钢铁汉子”其实
还拥有别样风情。

凿开坡垒的树干或树枝，会发
现顿时芳香四溢，香味经久不散。
黄桂华介绍，这是因为坡垒树脂中
含丰富的古芸香脂，是一种具有多
种活性成分的天然香料，亦称龙脑
香，与沉香、檀香、麝香并称为“四大
香中圣品”。

早在隋代，龙脑香便成为中
国皇室和贵族阶层的奢侈品。
唐玄宗天宝末年，交趾国向唐朝
进贡龙脑香，唐玄宗独独只赐予
杨贵妃十枚，其珍贵程度可见一
斑。

除了作木材、香料用，坡垒
还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亦可作
油漆原料，可谓“十八般武艺样
样精通”。也是因为这些价值的
利益驱动，偷伐坡垒的现象时有
发生，致使野生坡垒越来越少，
最终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
濒危物种。

好在近年来，海南林业部门
及科研院所已开展坡垒资源现
状普查、种质保存、繁殖技术等
工作，以及良种选育与栽培技术
的系统研究，通过收集种质资
源，促进人工林的发展，正逐步
扩大坡垒种群数量，为坡垒合理
有序利用奠定扎实基础。

森林向来被誉为人类的精神本
源与隐秘摇篮，当托尔斯泰提出“人
一旦到六十岁，就应该进入到森林
中去”时，似乎也为“我是谁？我从
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三
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总要回到
自己来时的地方。

从钻木取火到刀耕火种，再到
开山修路、结庐兴学，琼岛先民当然
是从广袤的海南热带雨林中走来，
只是当人们习惯接受来自雨林的各
种滋养时，是否又曾回过头认真端
详过这处最初的家园？

与温带地区的森林不同，它地
处北回归线以南，热带季风的吹拂
让这里终年高温多雨，致使生物群
落演替速度极快，各种植物竞相生
长，光是乔木层就可以分为四到五
层，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

与其他地区的热带雨林也不相
同，它是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
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型”
热带雨林，拥有独特的自然地理景
观和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长期的
地理隔离更是让这里孕育出多种热
带特有、中国特有、海南特有的珍稀
植物种类。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
叶一样，海南热带雨林也是天地间
独一无二的造化。

432、428，前者是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内各类保护植物的种数，
后者则是国家公园内特有植物的成
员数。“家底”之雄厚，意味着人们哪
怕在这里匆匆一瞥，见到的都是别
处寻觅不到的风景。

瞧！当陆均松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列为近危物种时，一棵
胸径达 2 米的陆均松伫立在吊罗山
科普栈道的高点，已经安然度过了
1500余年的漫长生命。

瞧！“植物界熊猫”苏铁在与被
子植物的“战斗”中节节败退，却与
温暖潮湿的海南热带雨林的“两情
相悦”，甚至分化出海南苏铁、葫芦
苏铁等特有种。

瞧！一棵棵被中国植物红皮
书、IUCN同时定为濒危种的坡垒动
辄二三十米高，散布于海南热带雨
林海拔700米左右的密林中，正默默
注视着脚下的山谷与身畔的草木枯
荣。

瞧！还有伯乐树、土沉香、蝴蝶
树、青梅和皱皮油丹……它们一棵
棵赛着比高，不仅成为纷繁雨林里
最醒目的主角，在整个植物界的地
位同样不容小觑。也难怪明末清初
学者屈大均有云：“欲求名材香块
者，必于海之南焉。”

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人为干
扰、自然变化，不少海南特有珍稀林
木出现分布范围缩小、自然更新困
难、群落逐渐衰退的趋势。面对这
一危机，海南在集中连片整合现有
保护区地、加快推进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背景下，正给
出更多补救举措——

对野生种群数量或分布点极少
的珍稀、濒危、保护、特有物种和极
小种群进行编目、建档，建立数字监
测体系和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在野
外分布地设立就地保护点，积极开
展苗木繁殖和林木培育，并在合适
的时候对其进行“野放”。

森林由众多树木组成，保护成
效也是点滴积累而成。眼下，我们
尽己所能还给这些特有珍稀物种一
个“家”，而当有一日回望雨林深处
时，或许还能找到那条与人类童年
岁月保持联系的秘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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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梧桐。
海南日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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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均松陆均松。（。（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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